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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在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

路蓝缕奠基立业，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

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其间，一代又

一代鲁艺精神的缔造者和传承者用歌声镌刻下中

国人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

无畏的气概，用音乐铺展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写就的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卓越的

诗行。

1938年 2月，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位发起

人联合署名的“创立缘起”向全国发布：“艺术——

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

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

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

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同年4月，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圣地延安创办了第一所专门培

养文学艺术专业干部的高等学府鲁迅艺术学院。

开学伊始，毛泽东在给师生作的首场报告中强调：

“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

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你们

不应当只是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

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没有

这种伟大的理想，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

但只有理想还不行，还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良

好的艺术技巧。”从此，“鲁艺人”肩负起抗日救国

的责任和为新中国奋斗的使命一路高歌：

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

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

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

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踏着

鲁迅开辟的道路/为建立新的抗战艺术/为继承他

的革命传统/努力不懈！

学习，学习，再学习/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一

切服从神圣的抗战/把握着艺术的武器/这就是我

们的歌声/唱吧，高声的唱吧/我们是抗日的战士/

我们是艺术工作者！

沈阳音乐学院的前身就是延安鲁迅艺术学

院。因为战局原因，当年的鲁艺人从延安走来，

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辗转数年后，最终扎根在被

誉为“共和国长子”的沈阳。所以，沈阳音乐学院

作为中国新文艺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建设者，最

初选择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

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之道，旨

在用音乐去书写和传承一个有着高度文化自觉

的百年政党带领人民奋斗不息的壮丽史诗。沈

阳音乐学院从孕育、建立、赓续到改革发展与创

新，始终心系民族复兴伟业，同中华民族的命运

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同心同德，

与人民的利益同向同行。沈音人始终秉承“紧

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理念，为党和人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优秀的音乐专业人才。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沈阳音乐学院必将在培根

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

角。”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

历程中，鲁艺精神的践行者和传承人一次次用事

实证明“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

在。”“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文艺才

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

文艺才能充满活力。”在《兄妹开荒》《夫妻识字》

《白毛女》的创作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鲁艺

人明白了什么叫“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在

《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我们是共

产主义接班人》的创作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的鲁艺人深信“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在《年轻的朋友

来相会》《今天是你的生日》《阳光路上》的创作中，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鲁艺人抒

怀“只要我们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祖国大地母

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在《红韵颂》《巍巍井冈

山》《我们成长在黄金时代》的创作中，新时代的鲁

艺人迸发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鲁艺精神的力量，

唱响歌声中的新时代。

8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

及文艺工作者该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时曾指出：

“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因此，

新征程上，沈音人将继续强化音乐创作和人才培

养中的人民立场、家国情怀，用时代的主旋律颂歌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颂歌伟大、光荣、英雄的人

民。在党史、校史以及鲁艺植根于东北的这片沃

土上可歌可泣的故事浩如烟海，它们关乎信仰与

初心、智慧与勇毅、牺牲与奉献、拼搏与奋斗……

蕴藏着宝贵的民族精神。音乐做为艺术不可缺少

的形式，发挥着“使人幸福，使人得到鼓舞和力量”

的作用。音乐创作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方法之

一，音乐精品是展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

化之美、人民之美的重要媒介之一。我们将一如

既往地紧跟时代步伐，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

敞开，向着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用情用力讲好中

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福祉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的故

事，接续传承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和精神，全

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新征程上，沈音人将继续坚持守正创新，以歌

化人，以曲通心。从《易经》源起的“与时偕行”，到

蔡元培综合典籍提出的“与时俱进”，再到青年毛

泽东将“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与时俱进应

当世时局之变幻”作为当世青年之责任，直至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守正创新”的重要论述，无疑不在

论证与时俱进的创造力和守正创新的执行力是文

艺工作者打造跟上时代精品的重要依托。音乐作

品的创作手法、表现方式、传播手段都在随着时代

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而日益更新。因此，沈音人只

有不止于精耕鲁艺前辈夯实的沃土，时刻洞察艺

术创作的变革与发展趋势，不断探索音乐与科技

有机融合的可塑性，深入思考在新的艺术载体及

传播环境下开拓文艺新境界的创作规律，才能更

好地以音乐为媒，凝结心灵，沟通世界。

从延安到东北，从手搭席棚到多媒体教室，从

用美军驻地废弃的木制包装箱做面板，用羊肠和

电话线做琴弦的自制小提琴在“军事调停三人小

组”欢迎晚会上演奏《扎红头绳》，到用钢琴在采用

高端建声设计的音乐厅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鲁艺校

友演奏《黄河》……时代在变，教学设施、演奏设备

也在变，然而，鲁艺精神不变，沈音人歌唱人民生

活、歌唱民族精神的初心不变。沈音人将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秉持“根植民族，融

入时代，突出特色，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用音乐

记录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

斗历程，勇担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鲁艺精神的使

命，以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一流音乐院

校”为目标，努力培养更多德艺双馨的音乐人才，

创作更多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音乐精品，

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沈阳音乐学院副教授）

不久前，汉藏双语版话剧《哈姆雷特》在北

京首都剧场上演。汉藏双语版《哈姆雷特》由

濮存昕执导，是上海戏剧学院第一个西藏表演

本科班（2017级）的毕业大戏。这部毕业大戏

凝聚着22位西藏学生的自我成长、对戏剧艺

术的质朴理解与真诚热爱。莎剧关于魂灵、

关于生死、关于人在宇宙中的渺小和谦卑的

探讨又与藏族的民间传说暗合，遥远时空的丹

麦故事与现代西藏的诗意邂逅使《哈姆雷特》

的悲情与高原血气相通，独具民族气质。这一

版《哈姆雷特》基于1990年林兆华导演的版

本，采用现代的舞台改编，并融入了鲜明的藏

族元素，实现了古典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完

美平衡。

开场前十分钟，濮存昕与青年演员一起上

台，跳锅庄舞暖场。明快活泼的歌舞，以及歌

舞所展现的剧团凝聚力，感染着每一位观众，

观众也随之提前进入观剧状态。汉藏版《哈姆

雷特》保留了莎士比亚原著的主要情节，基本

还原了《哈姆雷特》全貌，台词以接受度较广的

朱生豪译本为主。整台演出现代简约，从舞台

设计、演员的服装道具到剧情安排等，兼顾古

典美与时代感，令观众不断穿梭于四百多年前

的丹麦与现代西藏，形成一种诗意的间离。与

传统演剧策略不同，汉藏版《哈姆雷特》开场时

灯光并未熄灭，两位掘墓人从观众席通道入

场，在观众的注视下摇着铃，大摇大摆地走到

台唇处开始表演。观众席通道与台唇的利用，

自然地将舞台划分出层次，又巧妙地将剧场变

为一个动态的整体，活跃舞台气氛的同时也增

强了与观众的互动。两位掘墓人退场后，灯光

才逐渐暗淡，主角从后台登场。舞台中间只摆

放着一把理发店式的椅子，寓意着王位；演员

们摆脱华丽的宫廷服饰，换上了短款灯笼裤和

民族风短衫，既大方简洁又不失贵族的高贵与

庄重。舞台背景仅由灰棕色的亚麻布拼接而

成，简单的北欧风中又掺杂一丝藏族部落气

质，素净的布景为之后光影的自如运用留下无

限空间。这部戏利用灯光制造的虚影建构了

舞台的真实。光影参与剧情建构，既打破传统

戏剧表现形式的桎梏，又彰显古老的东方神

韵，新颖而含蓄。由演员们模拟的军队行进，

在幕布上犹如连续播放的剪影动画，气势十

足。这部戏不仅利用光影进行叙事，还不时地

使用影子照应《哈姆雷特》的幽灵性主题。哈

姆雷特与雷欧提斯出场，二人的影子便如幽灵

般紧随其后，灯光由远及近，影子也由小变

大。当哈姆雷特陷入忧郁的沉思之时，他孤独

的影子被极度放大，阴森且压抑。

除了现代的舞台设计与光影借用外，这部

戏有三处富有实验意义的改编，让观众难辨虚

实。第一处是掘墓人在台唇处一边为奥菲利

娅挖坟，一边随意交谈。突然，奥菲利娅跑上

台，如鬼魂般自言自语，吓跑了掘墓人，其父波

洛涅斯出场，继续着与女儿的谈话。掘墓人的

串场提示了奥菲利娅的结局，也为这出戏增添

了一丝荒诞意味。其次是哈姆雷特为新王表

演戏中戏，在演到老王被杀之时，场上的一切

均被定格，唯有新王鬼使神差地站起，参与到

伶人的表演中，亲手毒害老王并戴上王冠，此

时所有人物均上前围观，新王又将王冠复位，

回到王位，一切又回归正常。这一“出戏”的桥

段演了两次，强调了新王弑君的罪行，也为剧

情发展按下暂停，延宕着即将来临的戏剧高

潮。最后一处，也是全戏的最后一幕，哈姆雷

特中剑身亡，匍匐于地，曾为奥菲利娅的去世

哀悼的白色天使歌队再次登台，为哈姆雷特高

唱仓央嘉措的道歌《洁白的仙鹤》，此时哈姆雷

特突然站起，如灵魂出窍般，找回那张写着“生

存还是毁灭”的纸团，将其辗平并紧握手中再

次倒下，他身边的守卫夺过这张纸，仔细地念

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

题？！”最后一幕哈姆雷特的“复活”紧扣全戏

“生存还是毁灭”的戏眼，守卫困惑的语气也同

时引发观众对于生命的思考。这三处“出戏”

间离着传统戏剧与现代剧场、想象的虚幻与存

在的真实，每位人物除了拥有肉身性存在外，

仿佛又被一个幽灵性的他者跟随。三处看似

背离逻辑的情节安排，恰恰呼应了《哈姆雷特》

的幽灵性主题，真实与虚幻、古典与现代，不断

间离又相互融合。观众的观看也成为另一个

他者，审视并思索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

汉藏版《哈姆雷特》幽灵的呈现方式也成

为整场戏的一大亮点。戏剧刚开始就利用各

种灯光与道具烘托鬼戏的主题，灯光幽微，光

影处处，人物的影子落在素净的麻布上，营造

恐怖阴森的气氛；舞台前端正中央的骷髅头，

象征着老王的幽灵性在场。当观众都在期待

老哈姆雷特幽灵出场的一瞬，舞台上方垂直落

下老王的破衣，身着黑衣的群像幽灵从舞台后

方涌上，嘴里念念有词，逐步靠近哈姆雷特，麻

布背景上满是斑驳的光影。老哈姆雷特虽然

始终没有显形，但悬挂的那件破旧的战铠足以

诉说着他的不幸，群像幽灵也将老哈姆雷特的

全部冤屈和盘托出。1990年的版本是将幽灵

处理成画外音的个体形式，而汉藏版的幽灵群

像设计则放大了人性的幽暗与世间的险恶，将

个人的不幸扩大为群体的悲哀。

这部戏另一处的群像处理是一群天使身

着白衣，为落入水中的奥菲利娅歌唱《洁白的

仙鹤》，这群歌唱挽歌的天使也象征着奥菲利

娅纯洁的灵魂，她们应和着奥菲利娅疯癫的笑

声消失于背景之中，仿佛随着奥菲利娅一起香

消玉殒。奥菲利娅的溺水在哀婉动情的藏族

民歌的映衬下显得凄美至极。汉藏版的奥菲

利娅仿佛一直沉浸在美好的幻想之中，从未醒

来，直至生命的终点，她在幸福与满足中离去，

她无瑕的灵魂在被铭记中永恒。天使的降临

也弱化了原剧的悲剧性效果，带给观众唯美的

艺术感受。

全戏最能凸显藏族气质的场景当属雷欧

提斯与哈姆雷特最后的决斗。二人剑拔弩张，

藏族青年演员的民族血气在此刻发挥得淋漓

尽致。从激烈打斗到最后一一倒下，每个动

作、每场交锋都极具力量感与爆发力，紧紧牵

动着观众的心。最后二人纷纷倒下，在死亡即

将来临的时刻，他们抬起头，向上天言说着，他

们仿佛看到了头顶盘旋的秃鹫，两位英勇青年

的死亡有种莫名的苍凉感。除了决斗桥段外，

哈姆雷特的独白也被藏族演员扎西边巴罗

布（普通话版）和顿珠次仁（藏语版）演绎得十

分出彩。藏族演员在表演“生存还是毁灭”的

大段独白之时，每一个肢体动作都传递着哈姆

雷特的挣扎与无力。身体与言语的共振式阐

释让原本枯燥的大段独白深入人心，观众们仿

佛能与哈姆雷特此刻的犹豫与痛苦共情。尽

管两位藏族演员的普通话还不够标准，台词说

起来过快，但他们在舞台上夺人眼球的肢体表

达足以弥补这一瑕疵。

汉语版与藏语版《哈姆雷特》在情节与改

编上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就是语言。与汉语

版《哈姆雷特》相比，藏语版《哈姆雷特》不仅毫

不逊色，而且还在陌生性上略胜一筹。藏语有

着完整的语言体系，用藏语诠释外国戏剧对熟

知普通话的观众来说更具朦胧的陌生美感。

再者，藏语具有独特的语言韵律，语音中单元

音较多，发音雄厚有力，与这场血腥的王宫内

斗气质相投。相比之下，汉语版《哈姆雷特》反

倒因藏族演员的普通话不够标准流畅而略显

生硬，台词不够清晰，一定程度上影响汉语观

众的理解。双语版《哈姆雷特》充分证明了语

言差异并不足以成为戏剧理解的障碍。汉藏

双语版话剧《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的话剧中

融入了独属于西藏民族的文化元素，在保留莎

剧灵魂的基础上，为莎剧填充了中国藏族的血

肉，不仅召唤出深藏于西藏文化内部的活力与

激情，推动了西藏文化艺术的现代化，也为世

界经典文学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诗 意 的 邂 逅
————评汉藏双语版话剧评汉藏双语版话剧《《哈姆雷特哈姆雷特》》 □□郑芳菲郑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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